
胡广瑞，中铁山桥集团有限

公司总工程师，长期从事桥梁钢

结构制造和安装的研究工作，先

后参与港珠澳大桥、润扬长江大

桥、南京第三长江大桥、香港昂

船洲大桥、平潭海峡大桥、南京

大胜关长江大桥等重点桥梁的

建设；获得 2007年全国五一劳动

奖章、“2015—2016 年度十大桥

梁人物”“港珠澳大桥建设标兵”

等荣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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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广瑞有着桥梁人的沉稳、冷静、睿

智。在采访中，他讲述着参建桥梁的技

术创新细节，用平实的语言、清晰的表

述，解释不太容易懂的专业术语。

提及港珠澳大桥的钢结构制造，胡广

瑞记忆犹新。“那时，我全身心投入到大

桥的技术研发中。我们团队研制的机器

人自动化焊接系统，直接推动了中国桥

梁制造技术的创新。”胡广瑞的自豪感，

油然而生。

凭借在桥梁钢结构领域作出的卓越

贡献，胡广瑞获评“2015—2016 年度十大

桥梁人物”称号。颁奖词这样写道：一座

桥梁，需要有广博精粹的设计，更需要胡

广瑞这种埋头苦干的工匠。攻坚克难，

胡广瑞汇聚起的是中铁山桥奋勇前行的

力量；行稳致远，胡广瑞书写的是更为壮

美的篇章。

胡广瑞说，他这一生就是爱桥、学桥、

造桥。十几年来，他把桥梁视作自己的

生命。在新征程上，胡广瑞将带领百年

桥企的“开路先锋”团队不断追求卓越，

向着更高的技术山峰发起挑战。

共建“一带一路”倡议提出十年来，

共建国家交通互联互通不断取得突破，

一系列重大项目相继涌现，位于孟加拉

国的帕德玛大桥就是其中的杰出代表。

在孟加拉国帕德玛河上，长达数公里

的帕德玛大桥飞架两岸，桥上来往车辆

川流不息。而多年前，这里只有空荡荡

的河面和岸滩，两岸居民只能依赖舟楫

过河。

经 过 近 8 年 的 建 设 ，2022 年 6 月 25

日，帕德玛大桥通车，彻底结束了孟加拉

国南部 21 个区和首都之间民众摆渡往来

的历史。该桥被誉为孟加拉国的“梦想

之桥”。

帕德玛大桥全长 9.83 千米，是一座多

功能大桥，是世界最具挑战性的桥梁建

造项目之一，也是中国企业承建的最大

规模海外桥梁工程。

中铁山桥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中铁山桥）是帕德玛大桥桥梁钢结构的

唯一制造企业。近日，该公司总工程师

胡广瑞接受了科技日报记者的采访，讲

述了团队为“梦想之桥”造“钢骨”的艰辛

历程。

建这座桥就像
在棉花上搭积木

记者：请您为我们科普一下，什么是

桥梁的钢结构？

胡广瑞：钢 结 构 是 大 型 桥 梁 的“ 骨

骼”，是桥梁最重要的组成部分。桥梁钢

结构具有自重轻、强度高、荷载大、抗震

好、施工维护便捷、绿色环保可回收等特

点，已成为大跨度桥梁的重要组成部件。

记者：目前，我国桥梁钢结构研制技

术处于什么水平？

胡广瑞：我国科研人员在桥梁钢结构

材料制造工艺、焊接技术、涂装技术、装

备研制等方面做了大量的研发工作。我

国钢结构制造技术整体达到国际先进水

平，部分技术达到国际领先水平。

最近，中铁山桥建成了钢箱梁和钢桁

梁数字化制造生产线，推动了钢桥制造

向智能化、信息化、数字化方向发展，不

断引领行业技术进步。

记者：建造帕德玛大桥最大的挑战是

什么？

胡广瑞：帕德玛大桥地处南亚最大

河流——帕德玛河之上，该河河床下是

堆积了数千年的淤泥。在这样松软的地

层上架桥，犹如在棉花上搭积木，难度非

常大。

记者：您觉得设计帕德玛大桥钢结构

最大的技术难点是什么？

胡广瑞：帕德玛大桥要被设计成一座

大跨度、超厚板、全焊接多功能桥梁，大

桥钢结构重量高达 13 万吨。制造并焊接

如此之多的钢结构，需要结合大桥制造

的特点并依据技术条款，编制制造方案、

参考工艺文件等资料；待方案经过严格

评审后，才能进入试制阶段。

那时我们遇到的困难，可以说是前所

未有的。我和团队成员需要解决无孔整

体节点组装、超厚板焊接、超大 3D 立体

拼装、3200 吨整跨转运等技术难题。

记者：这些问题中，您觉得最难“啃”

的“硬骨头”是哪个？

胡广瑞：最难的要数超厚板焊接。整

座桥钢板厚、熔透焊缝多、焊接空间受

限，这些因素叠加在一起，对桥梁杆件制

造和焊接变形控制提出了极高的要求。

如果桥梁钢板在焊接后发生扭曲变形，

后期基本无法对其进行矫正，将严重影

响桥梁的稳定性。

帕德玛大桥钢板最厚处达

110 毫米，工人要焊上 20 多层，

才能完成作业。如果有一道出现缺陷，

一整层就需要重新焊。

记者：超 厚 板 焊 接 难 题 是 如 何 攻

克的？

胡广瑞：为保证全桥 13 万吨钢结构

的焊接制造零瑕疵，我带领项目建设团

队成员进行关键技术创新。我们进行了

质量控制、自动化焊接研究，瞄准桥梁杆

件制造的过程控制，蓄力进行定向式技

术攻关。

经过一次次的试验探索，我们团队研

发出科学合理的制造工艺，减少了焊接

残余应力，提高焊接一次合格率，有效控

制杆件变形，保证了优质超厚钢板的出

厂率。

记者：您刚刚提到的技术难题中，超

大 3D 立体拼装是什么？它又是如何做

到的？

胡广瑞：3D 立体拼装有点类似于搭

积木，把钢结构一个个拼搭好，再装到桥

墩上去。

为了顺利完成超大 3D 立体拼装，我

们首创了“平位翻转倒立位”技术。简单

来说，以往安装的都是位置已经固定的

钢 结 构 ，直 接 把 它 们 整 体 码 到 桥 墩 上

去。而我们想尝试边安装边调换位置，

以提高钢结构的安装精度。

2016 年 8 月 25 日，帕德玛大桥首跨

钢桁梁开始进行试拼装。厚板全焊接结

构钢桁梁 3D 立体拼装，这一操作世界罕

见。对于此次尝试能否成功，大多数经

验丰富的桥梁专家都没底。

当时，我们能做的，就是相信自己的

技术，把每一步都做到精益求精。技术

团队一次次试验，又一次次重新开始，终

于攻克了世界级难题，完成了超大 3D 立

体拼装作业。此后，该桥整跨钢桁梁几

何尺寸、拱度、线型经过韩国、孟加拉国

监理的严格验收，完全符合欧标和设计

要求。

从零起步尝试
智能建造

记者：2018 年，港珠澳大桥经历了超

强台风“山竹”的考验。台风过后，大桥

安然无恙，足以证明其坚固性，钢结构在

保障桥梁稳固性上功不可没。制造该桥

的钢结构有哪些难点呢？

胡广瑞：港珠澳大桥是国内首次大规

模使用钢结构的桥梁，其拥有世界最长

的钢桥段，钢梁和钢塔的用钢量超过 40

万吨。为了造出“世界之最”，此桥建设

方提出了“大型化、工厂化、标准化、装配

化”的建造新理念。该理念对我们来说，

几乎是天方夜谭，因为当时国内相关企

业根本没有达到此水平的技术与能力。

40 余万吨体量的工程，要在 3 年内靠人工

高质量完成，难度堪比登天。

记者：这是否也迫使我们开始转向智

能制造？

胡广瑞：是的，工程倒逼我们开展了

钢桥自动化制造技术研究。当时，行业

内基本没有企业尝试过智能建造，我们

几乎是从零开始。

历时 1 年，我们首次将机器人自动化

焊接系统引入钢桥制造领域，研发出钢

箱梁正交异性钢桥面板板单元自动化、

智能化制造关键技术，突破了钢箱梁 U

形肋与桥面板焊接熔深控制及检测的技

术瓶颈，建立了国际领先的钢箱梁板单

元制造自动化生产线。

记者：可以说，港珠澳大桥的建设极

大地推动了国内桥梁建设技术的创新。

胡广瑞：这点毫无疑问。以我们研发

的 钢 箱 梁 板 单 元 制 造 自 动 化 生 产 线 为

例，应用该生产线后，减少劳动力约 30%、

提高生产效率约 40%，产品质量稳定性得

到大幅提高，实现了由劳动密集型向自

动化信息化方向的转变。

记者：港 珠 澳 大 桥 首

段大节段钢箱梁起运当天，您有何

感受？

胡广瑞：那天，我手握对讲机，目不

转 睛 地 看 着 长 132.6 米 、重 达 2815 吨 的

钢 箱 梁 从 厂 房 内 被 徐 徐 运 出 。 巨 大 的

钢 箱 梁 在 8 台 液 压 平 板 车 、896 个 车 轮

的共同作用下被成功转运的一刻，我异

常兴奋且高度紧张。那一刻，我在想，

我 们 的 技 术 创 新 或 许 能 在 中 国 造 桥 史

上留下一笔。

让匠心精神代
代传

记者：1996 年，您从湖南大学力学系

工程力学专业毕业后，为什么选择了桥

梁制造？

胡广瑞：我的家乡河北滦州市有座钢

铁桥，是詹天佑于 1894 年主持建成的。

参与施工的约 300 名技术工人，成为当时

正在筹建的山海关造桥厂（中铁山桥前

身）首批职工。该桥是当时华北到东北

的交通要道。它在战争中屡遭破坏，又

屡被修复，至今依然屹立于滦河之上，被

称为“老铁桥”。

中铁山桥百余年的辉煌历史深深感

动了我。大学毕业后，我毫不犹豫地选

择与钢桥结缘。

记者：中铁山桥是如何为你提供成长

平台的？

胡广瑞：进入中铁山桥不久，我就有

幸 参 与 到 国 家 级 星 火 计 划 项 目 ——

JQ600 型钢箱梁架桥机制造工艺的制定

工作中。这是一项国家重大技术装备项

目，项目成果获评“九五”国家重点科技

攻关计划“优秀科技成果”。

自 1999 年起，随着国家加大对基础

设施建设的投入，中铁山桥业务不断向

桥梁建设方面延伸，我也不断被委以重

任。到 2008 年，我先后参与了多个重大

桥梁建设项目，从项目技术质量管理副

部长、部长，一直成长为项目总工程师。

记者：人才是企业发展的支撑力量。

在培养新时代高技能人才上，中铁山桥

有哪些经验？

胡广瑞：中铁山桥建立了技师、高级

技师、首席技师三个等级技能人才梯次

发展培养体系，每个体系都有配套培训

课程。同时，它也是发挥传、帮、带作用

的一个重要平台，资深技师在其中充当

老师的角色，同时将匠心精神传递给年

轻一代。迄今为止，中铁山桥有 6 位职工

被授予全国劳动模范称号。

记者：在培养青年科研人员方面，中

铁山桥做了哪些工作？

胡广瑞：中铁山桥制定了“人才强基

计划”，这是一个有步骤、分阶段的人才

培养体系。

具 体 来 说 ，首 先 规 范 人 才 引 进 程

序，使人才的数量和质量得到保证，从

“双一流”院校毕业的本科生、研究生数

量占当年引进人才总数的 40%。其次，

扎实开展青年人才培养工作，为他们解

决后顾之忧，确保优秀人才“引进来、留

下来”。最后，打通技术人才的晋升通

道，构建了“以首席专家为引领，以首席

工程师为骨干，以主管工程师为基础，

以青年科技拔尖人才为后备”的科技人

才管理体系。

记者：对年轻一代工程师，您有什么

建议？

胡广瑞：桥梁的价值在于承载，人的

价值在于责任担当。培养年轻工程师，

除了要教授他们专业知识和技能，更重

要的是增强他们的责任感。

一座大桥的任何细节，都影响着人们

的安全出行，工程师使命重大。青年工

程师们应该珍惜这样的平台，学在一线、

干在一线，发扬劳模精神、工匠精神，努

力提升自我，不断擦亮中国桥梁的“金色

名片”。

胡广瑞胡广瑞：：为为““梦想之桥梦想之桥””造造““钢骨钢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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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技日报讯（记者华凌）记者 10月 30日从北京市经济和信息化

局获悉，该局发布的《北京市首席数据官制度试点工作方案》（以下简

称《工作方案》）明确，北京将在全市政府机关内全面推进首席数据官

制度，建立健全数据汇聚、治理、共享、开放、应用和信息化统筹工作

机制，创新数据共享开放和开发利用模式，提高数据治理和数据运营

能力和水平。

据了解，《工作方案》选取了 13 家北京市级委办局、各区级政府

和北京经济技术开发区作为试点单位，自行灵活设立首席数据官，职

责范围包括推进数字政府建设、加强数据资源管理、提升指导监督能

力、提高数字思维素养、促进人才队伍建设等。同时，《工作方案》还

鼓励各区级政府选取有条件的下级单位开展试点工作，积极鼓励各

类企业设立首席数据官。

北京市经济和信息化局相关负责人表示，数字经济时代，设立首

席数据官制度，将有助于统筹数据战略实施、推动数据资源开放共享

与开发利用。本次发布的《工作方案》是北京市领导干部数字素养与

技能发展领域的首个试点方案，鼓励试点单位先行先试，真正实现数

据管起来、用起来、活起来。

北京：

政府机关将设首席数据官

图为胡广瑞参与建设的港珠澳大桥图为胡广瑞参与建设的港珠澳大桥。。 视觉中国供图视觉中国供图

在毛刷的轻拂下，一块块陶片渐露真容，丁岩不断观察比对着这

些已经埋藏了千百年的陶片。尽管语言不通，自然环境与生活条件

迥异，但毛刷手铲，以及陶片上特有的泥土气息，让丁岩觉得这一切

都是“熟悉的”。

这里是哈萨克斯坦的拉哈特遗址，这处遗址是天山北麓古丝绸

之路上的重要遗址点，也是陕西省考古研究院研究员丁岩要连续工

作的地方。丁岩告诉新华社记者：“今年在这里开展的发掘工作，是

要与哈萨克斯坦同行一起，共同了解伊犁河中游区域早期铁器时代

考古学文化的分布与变迁。”

在距拉哈特遗址约 3000 公里的陕西省西安市，另一位长期从

事“一带一路”联合考古工作的学者王建新正忙着筹备一场国际学

术会议。王建新是丝绸之路考古合作研究中心首席科学家，虽已

年过七旬，他还是将自己的行程安排得满满当当。这场国际学术

会议结束后，王建新将赴乌兹别克斯坦，与乌兹别克斯坦、塔吉克

斯坦、吉尔吉斯斯坦三国的考古学家一起，参加联合考察和学术交

流活动。

西安古称长安，是中华文明和中华民族的重要发祥地之一，也是

古丝绸之路的东方起点。2100 多年前，中国汉代使者张骞自长安出

发，出使西域，打开了中国同中亚友好交往的大门。

近年来，一批又一批中国学者从西安出发，与共建“一带一路”国

家学者一起，探寻古丝绸之路上的文化遗存，共同续写丝路交流的新

篇章。

早在 20 世纪末，王建新就开始了古丝绸之路的考古与研究工

作。在国内从事丝绸之路考古发掘与研究 10年后，王建新深感急需

开展境外考古。

“100多年前，西方学者提出了‘丝绸之路’这个概念，近代以来他

们在这一领域做了大量工作，占有着丝绸之路考古研究的国际话语

权。中国学者只有掌握更为全面的第一手资料，才能有力地在国际

考古界发出‘中国声音’。”他说。

张骞出使西域是为了寻找被匈奴击败后西迁中亚的大月氏。循

着当年张骞西行的足迹，从 2009 年开始，王建新带领西北大学中亚

考古队，赴乌兹别克斯坦持续开展丝绸之路联合考古工作。

十多年来，王建新考古团队在中亚不断实践探索，与乌兹别克斯坦

考古专业人员组成中乌联合考古队，摸索出了“大范围系统区域调查与

小规模科学精准发掘相结合”的工作模式，取得了一系列重要考古发现：

在西天山地区新发现了一批古代游牧文化和农业文化的聚落遗址；确

认了中亚地区古代月氏、康居和早期贵霜文化的特征及分布范围；建立

了《史记》《汉书》等文献中的相关记载与考古遗存之间的联系。

在拉哈特遗址，中国与哈萨克斯坦学者开展的联合考古工作同

样成果丰硕。从 2017年开始，陕西省考古研究院与哈萨克斯坦伊赛

克国家历史文化博物馆组成联合考古队，对拉哈特遗址及附近相关

遗址开展考古调查与发掘工作。

中哈两国考古学者首先进行了拉哈特遗址的调查与试掘，随后

又清理发掘了墓葬、灰坑、沟道等遗迹，出土了大量铁器、铜饰件、石

器、陶片、陶纺轮、草拌泥块等。

“从这些出土文物中，可以观察出古丝绸之路沿线人们的生活痕

迹，这有助于我们深入研究拉哈特遗址，也将为这一地区的历史研究

作出重要贡献。”参与这项联合考古工作的哈萨克斯坦伊赛克国家历

史文化博物馆馆长古莉米拉说，“不仅中国学者来到拉哈特遗址，还

有 8位哈萨克斯坦学者先后赴中国参与考古发掘、互相交流经验。”

（记者杨一苗、张继业、梁爱平、吴鸿波）

他们穿越历史共同追寻
——中外学者续写丝路交流新篇章

陕西省考古研究院研究员、赴哈考古队与哈萨克斯坦伊赛克国
家历史文化博物馆工作人员在中哈联合考古项目拉哈特遗址进行考
古发掘。 新华社发（奥斯帕诺夫摄）


